7、来自于厄恩斯特•扬格的光芒
用“放光” 一词来形容厄恩斯特•扬格(Ernst Junger ，1895-1998，德国作家(中译者注。)的文学作品和性格对我的影响最恰当不过了。在他那包含事物的表面和深度的立体透视光照下，我曾经知道的那个个世界显示出一种全新的、半透明的的壮丽。这一切的发生都远在LSD被发现之前，也远在我与这位作家因致幻药物而建立个人联系之前。
我对厄恩斯特•扬格的着迷，是从他的书《爱冒险的心》(Das Abenteuerliche Herz)(发表于1929年(中译者注。)开始的。在过去的40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翻开这本书。从未有过的是，那些比当时的战争更轻松但又更接近我的主题、一种新型的人(扬格 早期书中的人物)，以及扬格的散文的美丽与魔力向我绽放(对花卉、梦幻和孤独散步的叙述；关于机遇、未来、颜色和其它与我们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主题的想法。在他的散文的各个方面，创造的奇迹都在那些对表面的和深度上的半透明的精确描述中得以显示；这种独特和不朽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亲近；没有任何其他作家能如此打开我的眼界。
《爱冒险的心》中也提到了麻醉剂。但是，这是在我发现LSD的精神效应和自己开始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前许多年的事了。
我第一次和厄恩斯特•扬格的通信和药物的内容完全无关，而是作为一个感激的读者写信给他祝贺生日。
1947年，3月29日，写于伯特明根(Bottmingen)

亲爱的扬格先生，
作为多年来受惠于您的读者，我曾经希望能为您的生日送一瓶蜂蜜，但是我未能如愿以偿，因为我的出口证在波恩(Bern，前西德首都(中译者注。)被拒绝。
这份礼物来自于一个牛奶和蜂蜜极为丰富的国家，与其说是问候，毋宁说是对您的《在花岗岩的悬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一书中提到的那些
迷人语句的缅怀，在那里您提到了“金色的蜜蜂”。
这里提到的那本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的1939年发表的，《在花岗岩的悬崖上》不仅是德文散文的代表作，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因为他以诗人的眼光在这部书里预言性地描写了暴君的特点、战争的恐怖和夜间的轰炸。
在我们的通信过程中，厄恩斯特•扬格也问起了从他一位朋友那儿听说的有关我的
LSD研究，於是，我送给他了一些直接相关的发表的文章，他表示了感谢并作了以下评论：
1948年，3月3日， 写于科奇赫斯特(Kirchhorst)

......关于您的新致幻剂的这两个附件。好像您确实进入了一个诱人的神密领域。
与这封邮件一起寄到的是《一位吸鸦片的英国人的忏悔》，它是刚发表的新译文。 这位翻译者写给我说，阅读《爱冒险的心》，激励了他的这项工作。
我所担心的是，我在这个领域的实际研究是远远落后的。这些实验迟早会登上真正危险的征途，能被打青一只眼侥幸逃脱就算运气。
我所感兴趣的，首先是这些物质与个人生产力的关系。我的经验是，一方面，获得创造性需要一种机敏的意识，在药的魔力下它被减弱。另一方面，观念是重要的，在药力影响下人确实能增强洞察力，用别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做到。我认为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法国作家(中译者
注。)写的关于乙醚的优美文章就有这样一种洞察力。还有，我的印象是在发烧时，人也会发现新的景象、新的群岛和新的音乐，当“海关”(An der Zollstation，这是《爱冒险的心》(第二版)的一个章节的标题，谈到了从生到死的转变。)出现时，这些变得格外分明。(此处海关意旨人的现实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关口(中译者注。)另一方面，如果要进行地理上的描写，人的意识就必须完全清晰。对艺术家而言的生产力，相当于对医生而言的治愈病人的能力。因此，有时进入感官能及的区域，对他来说也许足矣。而且，我好像觉察到我们的时代对致幻剂的喜好比能量剂(安非他明(即苯丙胺，一种中枢兴奋药(中译者注。)要少，后者已被军队提供给飞行员和其他士兵，就属于这一种。我认为茶是致幻剂，咖啡是能量剂(茶因此具有特别高的艺术地位。我注意到咖啡搅扰光和影子的精致窗花，打扰了谴辞造句的深思熟虑。人超越了那种抑制。 而另一方面，茶能使思想真正地攀向高处。
就我的“研究”而言，我有那个论题的手稿，但是以后给烧了。我的旅行以印度大麻告终，它导致愉快但又疯狂的状态，导致了东方式的暴虐无
情......
不久以后，从厄恩斯特•扬格的一封信中，我得知他在他正写的小说《太阳城》
(Heliopolis，埃及有名的古城，位于开罗西北，古希腊语称太阳城(中译者注。)，其中插了一段关于药物的描述。他写信向我介绍了小说中的这位研究药物的人：
我试着描写一位完全足不出户的人在地理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中的旅行，他用药物作运载工具，探索了所有航行不到的海洋的群岛，为此。我给您他的旅行日志的摘要。当然，我不允许这位在内心周游世界的哥伦布有好的结局(他死于毒药。这是对读者的警告。
这本书第二年发表了，小标题是《一座城市的追溯》(Ruckblick auf eine Stadt)，对这个未来的城市的追溯写到了现代技术装置和武器被进一步发展出神奇的特点，而且邪恶的科技政权与保守势力之间出现了权力之争。 佩里(Antonio Peri)这个人物是扬格提到的研究药物的人，他住在古老的太阳城.

他捕捉梦，就象别人用网捕捉蝴蝶那样。他没有在星期日到海岛旅行，也没有频繁地到Pagos海滩的酒店。他把自己关在他的工作室，以到梦幻王国中去旅行。他说所有的国家和未知的岛屿都被编制到这些梦幻之中。药物是他进入这个世界的密室的钥匙。在这些年中，他长了不少见识，而且在旅行中他坚持记日志。一个小图书馆就在他的工作室旁，一部分是草药和医学报告，一部分是诗人和魔术师的著作。当药效开始发作时，他喜欢读这些书，......他在自己的头脑的宇宙中进行探索发现的航行......
后来当佩里被省政府雇佣兵捉捕后，摆在这个图书馆中心的这些书被掠夺了。
这些书的作者中包括了19世纪最伟大的灵感启示者：德昆西(T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作家，其名著为本章前面提到的《一位吸鸦片的英国人的忏悔》(中译者注。)、E T A 霍夫曼、坡( E. T. A. Hoffmann、Edgar Allan Poe，有关这两位作家的背景见第4章中的中译者注
释。)和鲍狄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作家，翻译家
和评论家(中译者注。)。 但是那儿也有古代的书籍：包括草药、鬼魂占卜
书和中世纪的鬼神学著作。 作者的名字包括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
13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中译者注。)、卢勒斯
( Raimundus Lullus ，1235−1315，西班牙神学家、哲学家和诗人(
中译者注。)和 范耐特谢姆(Agrippa von Nettesheim， 1486-1535， 德国有名的神秘学家(中译者注。)......更多的是维拉斯(John Wierus ，1515−1588，德国医生，神秘学和魔鬼学者(中译者注。]著名的《魔鬼的魔术》(1563年出版(中译者注)和1582年在巴塞尔出版的独特汇编“ Weckerus 医生” ......
在佩里的另一部分收藏中，他的注意力好像主要集中“于古代药理学的书籍、
药方和生药学，及猎寻到的再版的杂志和年鉴。 在其他类中，找到了一本
海德堡(Heidelberg)的心理学家写的关于仙人球毒碱的提取物的陈旧卷册和瑞士博特明根(Bottmingen)的霍夫曼写的关于麦角迷幻药的论文......”
在《太阳城》发表的那一年，我结识了这位作家，我来到瑞士旅游区雷文斯堡(Ravensburg)与厄恩斯特•扬格相见了 。 在瑞士南部的一个美妙的秋日旅行中，
与我们共同的朋友们一起，我体验到了他的人格散发出的力量。
两年之后，在1951年2月初，我与厄恩斯特•扬格一起作了一次伟大的探险，即
LSD旅行。直到那之前，我们只有从精神病学方面的LSD实验报告的交流，所以我对这个实验特别有兴趣，因为这是观察LSD在非医学环境中对一位善于艺术创造的人的效应的机会。这比赫胥黎(Aldous Huxley)从同一个角度去体验仙人球毒碱
还要早一些，赫胥黎对此写了两本书《知觉之门》(Doors of Perception)
和《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
为了在必要时有医学协助，我邀请了我的朋友，医生和药理学教授康莱特
(Heribert Konzett )参加。这次旅行是在上午10点整开始在我在伯特明根的房子
的客厅中进行的。由於像厄恩斯特•扬格这样非常敏感的人对LSD的反应是不可预见的，为谨慎起见，这个首次实验只选择了0.05毫克的低剂量，这次实验因此未能进入得更深。
开始的阶段是以加强的美学体验为特征。 红-紫色玫瑰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光，发散
出不祥的明亮。莫扎特的长笛和竖琴协奏曲被感受成像天国音乐那样的天堂样的美丽。在相互惊讶之中我们凝视着从一根日本香中散发出的薄薄的烟雾，随着悠闲的思维飘然上升。当迷幻加深和交谈终止时，闭着眼睛躺在安乐椅中的我们进入了美妙的白日梦之中。厄恩斯特•扬格享受着彩色东方影像：我在北非与Berber部落(一个穆斯林部落(中译者注。)一起旅行，看到了彩色的骆驼商队和茂盛的绿洲。对我来说康莱特的形象好像变成了一尊佛像，他正在体验着一瞬间的永恒，从过去和将来中解放出来，在此时此地完全被保佑着。
当我们刚刚从被改变的意识中返回时，我们对寒冷有着强烈的敏感。我们像受冻的旅行者一样，把自己包裹在厚厚的衣服里回到现实之中。以一顿美餐和畅饮
Burgundy酒来庆祝返回到日常现实。
这次LSD旅行的特征是，我们体验中出现了对方的形象且我们的体验具有相似性，感觉到深深的愉快。所有三个人都被拉到体验一种神秘存在的门旁，但是门没有被打开。我们选择的剂量太低。厄恩斯特•扬格误解了这个原因，以前他曾被高剂量仙人球毒硷引到更深的领域，他评价说：“与仙人球毒碱这个只老虎相比，你的
LSD不过是一只家猫。”后来在经历了更高剂量的LSD实验后，他改变了这个
评价。
扬格把所提到的香烛景象融入他的写作，写进了他的故事《访问古登霍姆》
(Besuch auf Gotenholm)，这个故事中更深的药物迷幻体验也占一定的份量：
斯瓦琛伯格(Schwarzenberg)燃起一支香，像他有时所做的那样，以使空气清爽。一缕蓝烟从香尖上升起。莫特纳尔(Moltner)最初是吃惊地看着它，然后高兴起来，好像一种新的力量经眼睛进入了他的身体，它在香气的烟雾玩耍中显示自己，烟雾从这支纤细的香烛升起，然后分支成一个精致的皇冠。就好像是他的想象创造了它─它是深处的海百合花的一张苍白的网，几乎不因浪的冲击而颤抖。时间在这个创造中是活跃的─把它缠绕着它、旋转着它、完全笼罩着它，好像想像中的钱币飞快地一个接一个地堆起来。空间的广阔在纤维和神经结构中显示了自己，它们以极多细丝的形式伸开并扩展于高
空。
现在，有一丝气息影响了视觉，它像一个舞蹈家一样轻盈地绕着轴心扭转着着。莫特纳尔发出了吃惊的大喊。这朵奇妙之花的架构在新的平面和新的空间滚动。无数的分子服从于这种和谐。在这里，规律不再在外貌的面纱的遮掩下生效；事物是这么精致和无重量以至能清楚地把规律反映出来。每件事物是多么简单和有说服力。数字、质量和重量从事物中凸显出来，它们不在藏于表面之下。没有女神能更勇敢、更自由地宣告这种首创。金字塔以其重量都不能触及到这种揭示。那是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500，希腊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中译者注。)的荣耀。没有任何壮丽情景曾用这样一种神奇的魔力影响过他。
像这里描写的凝视着一股蓝烟的薄雾的这种加深的美学环境的体验，是在更深的意识变化开始前的典型的LSD迷幻状态的初期表现。
随后几年中,我偶尔与厄恩斯特•扬格见过几次面，我们有时是在德国的威尔芬根
(Wilfingen)见面，他那时已经从雷文斯堡(Ravensburg)搬到了那里；我们有时在瑞士，也就是我在伯特明根的家中相见，或者在瑞士东南的邦德纳兰
(Bundnerland)相见。这种共同的LSD体验使我们的关系加深了，药物及其它们引起的问题成了我们对话和通信的主题，那时我们没有再进一步用药物做自体实验。
我们互换关于药物的文献。厄恩斯特•扬格使我的药物图书馆获得了一本珍稀的、极有价值的书，即范比伯拉(Ernst Freiherrn von Bibra)博士的专著《麻醉性
欣快药与人》(Die Narkotischen Genussmittel und der Mensch)，它于1855年
印刷于纽伦堡(Nuremburg)。这本书是药物文献的早期开创性的标准著作，它有一流资料，最重要的是它联系到药物的历史。范比伯拉在“麻醉性欣快药”(Narkotischen Genussmittel)名称下所包容的，不仅有像鸦片和刺苹果(thorn apple)这样的物质，而且还有那些不属于现今麻醉剂范畴的咖啡、烟草、阿拉伯茶(kat)等，而现今仍属於麻醉剂的古柯(coca,一类常绿灌木，其叶被用于提取可卡因(中译者注。)、毒松蕈(fly agaric)和印度大麻(hashish)等也在书中被描述。
范比伯拉一个多世纪前对麻醉药的概括性的见解，至今仍值得注意，且像当年一样仍然是现今的重要话题：
那个服用太多印度大麻的人，发狂似地在街上奔跑，袭击每一个要拦住他的人，与那些饭后享用适量的大麻来静静地消遣的人们相比，过服的人就显得毫无意义；有些人用了古柯就能干最沉重的体力活。是的，古柯有时能把因饥饿奄奄一息的人拯救过来，这样的人大大超过那些不在乎他们健康而过服古柯的极少数的人。同样，只有矫揉造作者才能谴责诺亚(Noah)老父的酒杯(圣经中有Noah醉酒一事(中译者注。)，因为喝酒成瘾的人不知道如何自我限制和适量。
我不时向厄恩斯特•扬格报告致幻剂领域中真实的有趣的事件，像我1953年9月的信中那样：
......上星期，第一批我想要研究的200克的新药寄到了。它是一种含羞草
(Piptadenia peregrina Benth,)的种籽，Orinoco 的印第安人把它当成一种
刺激性的致醉剂。 这种种籽在磨碎、发酵后与烤焦的蜗牛壳粉混合。 在一种空的分杈的鸟骨帮助下，印第安人把这种粉剂吸入鼻子，就像范哈姆波特(Alexander von Humbodt )在《航行到新大陆的赤道地区》(Reise nach den Aequinoctiat--Gegenden des Neuen Kontinents)(第8卷，第24章)
报导的那样。那个好战的部落Otomaco大量使用这种称为niopo, yupa, nopo 或cojoba药，甚至今天仍如此。 噶米拉(P. J. Gumilla, S. J. )的专著
(Et Orinoco Itustrado，1741)报导说： "Otomacos人在去与Caribes人作
战前，先吸这种粉剂，早期在这些部落间有野蛮的战争......这个药使他们完全失去理性，他们激昂地拿起武器。如果女人们没能干练地把他们拉回来，快速绑住他们，他们每天都能造成恐怖的破坏。这是种很坏的恶行......其他温和的部落也吸这种yupa，但并不变得像Otomacos人那样狂暴，后者用此药自我伤害，使他们在开战前就变得极其残忍，然后凶猛残暴地投入战
斗。”
我对niopo能如何对像我们这样的人起作用很感兴趣。假如有一天我们要尝试niopo，我们决不让我们的妻子们离开，就象早春那次的LSD梦幻(这里指1951年2月的LSD旅行)，如果必要，她们会很快把我们绑起来..... 
对这种药物的化学分析中分离出的活性成分，与麦角硷和赛洛西宾(即裸盖菇素)一样，属于引跺硷类，但是此前已经在技术文献中被报道了，所以山道士实验室不再作进一步研究。[英译者注，niopo的活性成分是DMT(N,Ndimethyltryptamine ，二甲色胺)及其类似物。Manske于1931年第一个分离出了
DMT]。上面描写的这种奇异效应只有作为鼻吸粉剂这种特别方式使用时才有，而且也好像极有可能与那些印第安部落的精神结构有关。
使用药物的矛盾
以下通信中讨论到了使用药物的根本问题：
1961年12月16日， 写于伯特明根。
亲爱的扬格先生，
一方面，除了从自然−科学的和化学药理的方面研究致幻物质之外，我也
非常想研究它们在其他领域中作为神奇药物的用途......另一方面，我必须承认，有一个根本问题困扰着我，即是否使用这类药物，即那些对我们的思维有那样深的影响的物质，的确不应代表着对禁止的界线的违犯。如果某种方式方法的使用只是得到另外的、新的方面的现实，这确实这没什么可反对的，相反，对于现实的更多方面的体验和知识，只会使现实更加真实。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在这里讨论的有如此深刻影响力的药物，是否实际上仅仅为我们的感觉和知觉打开了额外之窗，还是说体验者自身这个生命的核心发生了改变。我的意见是这后者所显示的这种改变，本应该保持原状。我的担心是基於这样的问题，即是否我们人的最内在核心实际上是不能被撼动和不能被伤害的，不管在它的物质的、物理−化学的、生物的还是精神的躯壳中发生了什么(还是说这些药物展现出具有攻击人格的精神核心，即攻击自我的药力。后者不得不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即神奇药物的效应作用于精神与物质的交界处(这些神奇药物本身在物质的无限王国中爆裂，在这一王国中，物质的深度及其与精神的关系变得特别明显。这一点可以用人们熟悉的高斯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作家和科学家(中译者
注。)的诗句作些改动来表达：
  “ 如果眼睛不充满阳光，
    就绝不会看见太阳；
    如果精神之力不寓于物质，
    物质何以阻扰思想。”
这可能相当于元素周期系统中的放射性物质的裂变，在那里物质转变成能量变得明显了。确实，我们应该问一问，原子能量的产生是否也同样代表一种对禁止的界线的超越。
如果最高智力功能受到极微量物质的影响，下一步不安的想法就涉及了自由意志的问题。
像LSD和赛洛西宾这样极其活跃的影响精神的物质，它们的化学结构与内存于我们身体中的某种物质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并在其功能调节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此可以想象，通过对正常神经递质代谢的某些阻扰，像LSD或赛洛西宾这样的能决定和改变一个人性格、世界观和行为的化合物就产生了效应，一种极微量的物质有这种力量去塑造我们的命运，但它的生产力或破坏力不能由我们的意志来控制。这样的生物化学方面的想法就能引出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德国作家和诗人(中译者注。)
在他的文章《激发生命》(Provoziertes Leben)中的话：“上帝是一种物质，
一种药物！”
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诸如肾上腺素这样的物质，是通过思想和情绪在我们机体中形成或释放的，从而决定了神经系统中与其相关部分的功能。因此也可以设想，我们的物质机体是易受我们意识的影响和塑造的，同样，我们的智力本质也是由我们的生物化学机制塑造的。至於哪个先产生的问题，确实并不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更容易确定。
尽管我对使用致幻剂可能产生的根本危险仍不确定，我还是继续研究墨西哥神奇喇叭花的活性物质，我曾经有一次给您简短地介绍过这件事。那种被古代阿芝台克人称为otoliuhqui的神奇喇叭花种籽，我们发现其活性成分麦角酸衍生物在化学上与LSD很相近。这几乎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发现。我从来都对喇叭花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它们是我自己种在我儿时花园的第一种花。它们的蓝色和红色的花萼存在于我童年时期的最初的记忆之中。
最近，我读了铃木(D.T.Suzuki)的书《禅和日本文化》，发现喇叭花在日本的爱花人中、在文学作品中和绘图艺术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它那短暂的灿烂，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人的想象。其中，铃木引用了女诗人千代(Chiyo，1703−
1775，即千代尼，又称加贺之千代，被认为是日本最重要的俳句女诗人(中译者注。)的一首三行诗，一天早上，她到邻居家取水，因为......
“   一朵喇叭花的花朵，
吸引了我的水槽
所以我来讨水。”
因此喇叭花显示了两种可能的方式影响人的精神−身体−人的本质：在墨西哥，它作为一种神奇药物而起化学式的效应，在日本，它通过它的美丽花萼从精神方面起作用。
1961年，12月17日，写于韦福林根。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
感谢您12月16日的详细来信。我仔细考虑了您的中心问题，也许我还会在修订《 在时间之墙上》(An der Zeitmauer)一书时用到它。在那本书中我暗
示，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我们开始发展出一些程序，不再被理解为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展，而是干涉进化并导致物种的发展。确实我是在讨论深层次的根本问题，因为我假定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它开始进化性地作用于那些原有的东西。我们的科学和它的理论及发现就不再是原因，而是进化的结果之一。动物、植物、大气和星球的表面将被同时影响。我们不再是一点一点地进展，我们跨过了一条界线。
您指出的危险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它存在于我们现实的各个方面，无时无处都有这种危险。
在提到的放射性时，您用了爆破这个词。爆破几乎不但是发现的起点，也是破坏的起点。如果与放射性的效应相比较，那些神奇药物的效应更真实、更确切。它们用典型的方式带著我们远离人间。 加德杰夫(Gurdjieff ，即GeorgeS. Georgiades, 1874? −1949, 生于俄国的美国精神领袖，在中东
和亚州旅行后，于1919年成立了“人类和谐发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中译者注。)在某种程度上
看清了这些。酒精已经改变了人的许多方面，它已经与它一起带来了新的神和新的人性。但是酒对于这些新药物来说，就像经典物理对现代物理一样。这些药物只能在小范围内被试用。我不同意赫胥黎的想法，即能给大众这种超越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热诚地对待这件事，这确实不包括令人鼓舞的虚构故事，而是现实。我不认识什么人充分了解这方面的行程线路并能够导航。它也超越了神学的范围，而属于众神起源谱篇章(theogony，指公元700年前的希腊众神(中译者注。)，因为从占星术来说，这肯定涉及进入一个新领域的入口。一个人首先可能对这种理解满意，但是最重要的是对那些名称要小心。
衷心感谢您附的那张蓝喇叭花的美丽照片。我也和您一样在我的院子里年复一年地栽培它们。我以前不知道它们具有特殊的效力，但是这也许是每种植物的情形，我们不知道大多数的答案。此外，肯定存在一种中心的看问题的视角，即不仅化学的、结构的和颜色的因素有意义，而是所有的属性都有意义......
一次服用赛洛西宾的实验
这类关于神奇药物的理论性讨论能以实际的实验来补充。为了比较LSD和赛洛西宾，我们于1962年春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 为此，适当的地点是在扬格的家，那是
位於韦福林根的斯塔芬堡城堡(Stauffenberg's Castle)的前林业总长的房子。 我的
朋友，药理学家康莱特(HeribertKonzett)教授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盖尔帕克
(Rudolf Gelpke)博士也参加了这个蘑菇的研讨会。
旧编年史中描写了阿芝台克人在食用神奇蘑菇前之前饮可可。于是杨格夫人
(Liselotte Junger)同样为我们准备了热巧克力以调节情绪。然后她就让我们四个
男人听天由命去了。
我们聚集在一个考究的客厅里，暗色的木屋顶，白的瓷砖炉子，某时期的家具，墙上是老式的法国雕刻，桌上有一束漂亮的郁金香。厄恩斯特•扬格穿着一件从埃及买来的长而宽大的深蓝条中东长袍，康莱特穿着有亮丽刺绣的中国长袍，盖尔帕克和我则是穿着室内服装。 日常的现实应该与日常的衣服一样被置于一旁。
在太阳下山之前不久，我们服了药，不是蘑菇，而是它们的活性成分，即每片20毫克的赛洛西宾，大约相当于女巫医萨宾娜(Maria Sabina)所用的强剂量神奇
蘑菇的三分之二。
一小时后我仍没有感受到效应，而我的同伴们已经很深地进入了他们的旅行。我希望在蘑菇的迷幻状态中，能再现我童年时代的那些幸福愉快时刻的某些影像，它们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极其幸福快乐的体验：撒满菊花的草原，被初夏的微风轻轻地摇动着，雷雨后夜光中的玫瑰花丛，悬挂在葡萄园墙上的蓝色蝴蝶花。当蘑菇成分终于开始起效时，我童年时期的明亮影像没有出现，而奇怪的景象出现了。我半茫然地迷醉得更深了，我通过了墨西哥风格的奇异且绝对华丽的一座座空城。我吓坏了，努力想使自己不要陷入迷幻之中，想警觉地集中于周围的外部世界。有一段时间我成功了。那时我注意到厄恩斯特•扬格，他在屋里显得巨大，踱来踱去，是一个强大有力的魔术师。穿着丝质发光的室内服装的康莱特像是个危险的中国滑稽表演者。 甚至盖尔帕克对我都很阴险，他显得高、瘦且神秘。
随着迷幻的加深，一切都变得陌生， 我甚至觉得自己都很陌生。当我合上眼睛
时，我经过的都是些昏暗的灯光下的古怪、寒冷、可笑和被离弃的地方。当我睁开眼睛想要努力抓住外部世界时，所有的含义都是空虚的，环境好像也对我来说也像幽灵一样。这种完全的空虚威胁着把我拽入完全的虚无之中。我记得当盖尔帕克经过我的椅子时，我是如何抓住他的胳膊，使自己抓住他，以致不沉入黑暗的虚无。对死亡的恐惧抓住了我，使我无限渴望回到生命创造、回到人类世界的现实之中。在这不知多长时间的恐惧之后，我慢慢地回到了现实的屋里。我看到和听到那个伟大的魔术师(即扬格)在用一种清楚的、宏亮的声音在不停地作关于斯乔芬豪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中译者注。)、康德和黑格尔的讲演，并讲着老土地女神(Garr，又拼写为Gaia或Ge，希腊神话中的土地女神(中译者注。)这位受人爱戴的小母亲。康莱特和盖尔帕克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了，而我还只能尽力地去迎头赶上。
对我来说，这次进入的蘑菇世界是一个考验，是去面对一个死亡世界和真空。这个实验进展得与我期望的不同。尽管如此，面对真空也能被赞美为一种得益。因为这使得世界万物的存在显得更美妙了。
当我们一起坐在女主人在楼上安排的桌子旁时，午夜已经过去了。我们以一餐精美的饮食和莫扎特的音乐庆贺我们的回归。其间我们交换了各自的体验，交谈几乎持续到清晨。
厄恩斯特•扬格把他这次旅行的体验写在他的书《接近(药物与迷幻》
(Annahenngenrogen und Rausch)(1970年Ernst Klett Verlag 出版社出版于
Stuttgart)，以下这部分的摘自“一个蘑菇的研讨会”(Ein Pilz-Symposium)一节：
像通常一样，在宁静中过了半个小时或多一点儿。然后出现了第一个信号：桌上的花开始突然闪耀起来，发出闪光。这是下班的时候了。像每个周末一样，外边的街道正在被清扫，刷子刷地的的声音痛苦地侵犯了这种宁静。这种拖拽和刷地的声音时常夹着擦刮声、敲打声、隆隆声和锤击声，它们是随意产生的，又是有含意的，就像宣告一种疾病的征候。它在神奇实践的历史中也一次又一次地充当了一种角色。
这时，蘑菇开始起作用了；这束春天的花发出的光，那不是自然光。影子在角落搅动著，好像它们在寻找形状。我变得不安，甚至觉得很冷，尽管有发自瓷砖炉的热气。我在沙发上伸展四肢，将沙发罩盖过我的头。
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表皮，都被接触上了，甚至视网膜上也是如此(那里接触的是阳光。这个阳光是多彩的，它把自己编织在东方式门廊里的一串串玻璃珠中，在风中轻柔地晃来晃去。它们形成了一扇扇门，像人在梦中穿过的那样，是欲望和危险的帷幕。风抚动着它们如抚动一件衣服。它们还从舞蹈家们的腰带上掉下来，随著胯部的摆动而张合，从这些珠子发出最精致的婆娑声振翼出高深的含意。从脚腕和手腕的银环奏出的和谐的音调已经太响了。我闻到了汗味、血腥味、烟草味、削掉的马毛味和便宜的玫瑰精味，谁知道这个马厩到底怎么了。
这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毛里塔尼亚宫殿，不是一个好地方。这个舞厅中连接邻屋的楼梯引伸到低层。到处都是帘子，它们闪烁着发出放射性的光辉。另外，玻璃器皿发出的它们的召唤，发出求爱的恳求：“你能跟我走吗，漂亮的男孩？”现在它们时起时伏，更执着、更烦人，好象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
现在形式出现了(历史上的抽象画、模仿人声的乐器簧片、布谷鸟的召唤。这难道是把乳房探出窗户外的桑塔露西亚(Santa Lucia，古巴东北部的海滨
城市(中译者注。)妓女？然后这个剧被破坏了。Salome(圣经中有她为取悦有罪的Antipas而跳舞的叙述(中译者注。)舞蹈起来，玛瑙项链发出闪光，使奶头翘起。一个人的Johannes怎能不产生反应？[英译者注：Johannes是俚语阴茎，如英语中Dick或Peter](不像话，这真是令人恶心的淫秽行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从帘子那儿传来的低语。
这些蛇是肮脏的，几乎不是活的，它们缓慢地在地板席子上翻滚。它们中的一些装饰着耀眼的碗杯碎片。其它的蛇从地上抬起红的和绿的眼睛往上看。它闪烁着、低语着、嘶嘶着、像神圣收获中小镰刀的闪光。然后它不动了，接着又重新来了，更轻微、更靠近。它们把我抓住了。“在那儿，我们立即理解了我们自己。”
夫人从帘子里走出来：她很忙，从我旁边过而没有注意到我。我看见这双红跟的靴子。袜带收紧在厚的大腿中间，肉从那儿挤出来。极大的乳房、亚马逊河的黑三角洲、鹦鹉、比拉鱼，到处都是半宝石。现在她进了厨房(或是否这里有地下室？这种闪光和低语，嘶嘶声和闪烁不再能被区分了；它好像变得浓缩了，在骄傲地欢悦之中，充满了希望。
周围变得热不可耐；我扔掉了沙发罩。这间屋子光线微弱；那个药理学家站在窗旁穿者白色中国长袍，在不久前的Rottwei(德国西南方的一个古老的小镇(中译者注。)的狂欢节上我也穿过这种服装。那东方人坐在瓷砖炉旁；他呜咽着好像作了个恶梦。我明白了；这还是第一轮，不久又会重新开始。但是时间还没到呢。我已经看见这个可爱的小母亲(指希腊神话中的土地女神Gaa(中译者注。)在另一些环境的情况了。但是甚至排泄物也是土，如金子一样也属于转化而成的东西。人不得不接受它，即使不与之太接近。
这些是土著的蘑菇。更多的光隐藏在从穗中突出的暗色麦粒中，更多的东西是在墨西哥灿烂山坡上的多汁美味的绿色汁液中。[英译者注：扬格这里指麦角衍生物LSD和墨西哥仙人掌提取物仙人掌毒碱。]
这个旅行可能走了样，我应该再一次提到这个蘑菇。但是确实低语又回来了，发光和闪亮(鱼饵把鱼拉到自己后面的近处。主题一旦出现，就自我雕刻，像在一个滚筒上，每一个新的开端，每一个新的轮回都在重复着这个旋律。这个游戏未能超越这种单调沉闷。
我不知道这是多么频繁地重复着，我希望不要呆在上面。而且一个人有愿意留给自己的一些事情。不管怎么说半夜过去了......
我们上了楼，桌子摆好了。感官仍极敏感，“知觉之门”仍然开着。起伏的光亮发自酒杯中的红酒；啤酒泡沫涌到杯边。我们听着一首长笛协奏曲。原来他们的经历也并不更好：回到人们中间是多美好啊。阿尔伯特•霍夫曼也这样认为。
另一方面，这位东方人原来是在萨马尔汗(Samarkand，古城名，位于苏联乌兹别克东部(中译者注。)，铁木尔(穆斯林征服者(中译者注。)曾在那儿的一个玉石棺材中休息。他跟随着凯旋的行军通过许多城市，他在城门入口处的礼物是一个满是眼睛的大锅。他在可怕的铁木尔堆起的头骨金字塔前已站立了许久 ，在众多供奉的头颅中他甚至察觉到自己的，镶嵌着石头。
当他听到如下话语时，这位药理学家豁然开朗：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无头的你曾坐在安乐椅中--我当时吓坏了，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
我想是否我应该删去这个详情，因为它已经接近了鬼怪故事的范畴。
这种蘑菇物质把我们四人带离了日常现实，不是带到光明的高度，而是进入更深刻的领域。赛洛西宾的迷幻状态在大多数例子中似乎比LSD的迷幻更黑暗。这两种活性物质的影响确实因人而异。但对我个人来说，LSD实验比乡土气的蘑菇实验更明亮，正像厄恩斯特•扬格在下一个报告评论过那样。
另一次LSD体验
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厄恩斯特•扬格一起进入内在的宇宙，用的是LSD，它把我们带到离世俗意识很远的地方。我们接近了终极之门。当然，按照厄恩斯特•扬格的说法，这扇门事实上只为我们从生命到其后的大转变中打开。
这最后一次两人一起的实验是在1970年2月进行的，同样在韦福林根前森林总长的房子里。这次只有我们两人。厄恩斯特•扬格服了0.15毫克LSD，我服了0.10毫克。厄恩斯特•扬格在他的《接近》一书中的“又一次LSD”( Nochmals LSD)一章
中发表了他在实验期间的笔记，没有评论。这些笔记很少，没告诉读者什么，就像我的记录一样。
这次实验从早上刚吃完早餐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在旅行开始时，我们又听了莫扎特的长笛和竖琴协奏曲，一般它总使我高兴，但是这次奇怪的是，对我来说好像是在转动发音瓷人，感到平淡乏味。然后迷幻很快进入了无语的深度。当我想要向厄恩斯特•扬格描写这种意识的困惑变化时，只能说出两、三个字，而且这声音是这么假，不可能表达体验；它们好像起源于一个无限遥远的很奇怪的世界；我放弃了尝试，无可奈何地笑着。很明显，厄恩斯特•扬格也有同样的体验，但是我们不需要说话；一瞥足以心领神会。但是我能够在纸片上草草写几句，比如在开始时我写道：“我们的船猛晃起来。”后来在指图书馆中昂贵的装订书时就有：“像红-金色从里到外(渗出金色光泽。”外边开始下雪了，戴面具的孩子们行进过去了，坐在车上的狂欢节的狂欢者们从街道上经过。从窗子朝花园外扫了一眼，那里一堆堆雪积了起来，多彩的面具出现在花园围墙的上方，面具中嵌入了无限欢乐的蓝影：“一座布鲁格尔(Pieter Breughel，1525−1569，荷兰风景画家(中译者
注。)花园(我生活于其中，与之融为一体。”后来又写道：“此时(与日常的世界不相连。”临近结束时，我表示出深刻的、安慰性的领悟：“至此我的道路确定了。” 这次LSD引出了一种被保佑的方向。
